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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我国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模式及路径研究

□马荣□郭立宏□李梦欣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基础设施建设全新的转型方向，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经济活动及其 

相关要素的空间配置提供数据形式和智能形态的规范性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向新型化、智能化、网 

络化转型，可以充分规避规模不经济的严峻压力，缓解区位之间的独立性和错位性，以实现空间资 

源高效分配、城市产业集聚的自增强式效果.本文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层次架构以及转型方向 

的双向互动视阈中，提出新时代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应向信息网络模式构建、大数据模式构建、 

人工智能模式构建、5G产业模式构建转型，并认为高效推进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转型需要 

完善投融资机制，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创新发展，激发新型基建潜力与优势;加强协调与 

合作，实现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转型；优化制度供给，提高基建运营与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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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通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驱动我国经济新一轮的内生性增长。这意味着在 

进入经济增长新阶段，我国亟需系统化推进新型基础设施的转型。新型基础设施的转型,不仅反映了公 

共资源在物质形态之间的互动与联系，也突破了城市区位间的分散性，承载了具有网络化、智能化、信 

息化等内生新动能的自适应形式，从而提高城市内部向外边缘性扩散的递进能力以及城市外部集聚行 

为的叠加效果。基于此，本文首先梳理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文献，进而通过研究我国新型基础设施的运 

行逻辑、架构层次及其转型方向，对我国新时代物理基础设施向新型基础设施转型提出可行性模式构 

建,最后提出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转型相对接的政策建议及相匹配的路径设计 。

―、基础设施建设影响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及其转型的经济效应分析

2019年中央经济会议将“新型基础设施”重新定义为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及物联网的建设， 

在第七次深改领导小组会议上,党中央指出为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要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 

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这充分说明了在新时代的经济发展中，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举足轻重 

的关键性作用。而深入研究新型基础设施的转型问题，首先需要梳理基础设施理论的文献述评，探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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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的理论基础及其经济学效应。

（一） 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述评

马克思认为，基础设施为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提供一般且共同的生产条件，并认为基础设施的建 

设有利于流通，对资本是极其必要的，并且有促进生产力增长的功能。m凯恩斯认为，政府通过投资基 

础设施领域能够增加社会就业机会，提高社会需求，从而带动经济增长⑵。发展经济学家对基础设施建 

设十分重视，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阐释了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意义和经济效果,认为基础设施 

因其建设周期较长，且具有显著的空间不可分、时间不可逆的基本特性,其建设必须优先于生产性活 

动，并且政府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虽然大推进理论具有局限性，但是 

基础设施建设对于资本、劳动二元要素吸引的极化效应成为了经济学家的普遍共识。

近年来，更有许多学者对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量化分析 -Demurger对我 

国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解释了地区发展不平衡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差异 

化有关。⑷郭庆旺、贾俊雪建立基础设施对产出的长期动态效应模型，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促进了产 

出较高且持久的进步。⑹在发展层面来看，基础设施建设的结构性演进，是遵循于产业集聚效应和产业 

结构变迁的内部演变规律的。姚影提出交通基础设施的兴建通过产业集聚促进城市区域发展,又通过 

集聚不经济抑制城市无限集聚。⑹张景波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影响劳动力流动 、运输成本、资本 

流入和技术进步直接影响产业结构转型。⑺在对现有研究的梳理中，发现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了资本的 

集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周边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劳动就业都带来了积极的推动效果，因此，基 

础设施建设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 基础设施建设影响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将经济增长的内生源泉拓展至知识、技术以及人 

力资本的新维度,而知识的积累与传播、技术的学习和创新，以及劳动力的培育都需要基础设施建设的 

外化载体，在经济学理论的演进中，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长期增长的积极影响和促进效果成了普遍共 

识。这意味着基础设施建设是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的基础条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促进劳动 

力、资本的自由流动,在长期里还可以带动周边相关产业的兴起，进而增加就业,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同时，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城市系统中开放性公共资源，与城市形态密切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转型 

与发展，为社会经济活动及相关要素在空间上提供吸引力与推动力，可以提高城市空间的外延性扩张 

以及内涵性增质，进而改变城市的布局形式与空间结构，以实现区位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产业集聚是产业资本要素逐渐朝向某一特定区位持续汇聚与高度集中的现象。由专业化 

市场的初具规模到完整产业链集群的形成，源自于资本的迁移以及要素资源的自由流转，而生产要素 

的这一自发地迁移过程，受到了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和区位优势的充分吸引，并依托于市场集中区的 

交通枢纽节点、轨道交通为轴线的空间走廊等多元基础设施建设形式。与此同时,产业集聚效应带来的 

经济关联性，促进了上、中、下游产业之间的配套与对接，进而反馈至经济增长层面，带动规模经济的整 

体驱动。

另一方面,在产业结构变迁层面，产业结构变迁其本质内生逻辑在于比较优势的起伏与更迭，基础 

设施建设的发展变革方向更是顺延着产业结构变迁方向，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的优势向创新 

效益、科技治理偏倚。因此，基础设施建设的结构行为，也继而与产业结构朝向一致，即实现以科技创新 

为支撑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结构性转换。在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变迁的双重互动中，意味着我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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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基础设施的充分构建，不仅在某种程度上会以其为中心点成轴状或带状辐射，形成城市标志性文化 

圈、交通沿线经济带等产业空间开发机制，而且会打破传统物理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式微，赋予基础设 

施建设新的价值谱系。

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包含着资源配置、要素流转、区位联动的便利性，又呈现 

岀在动态规划以及高度架构层面上的非线性调节。一方面在横向空间维度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城 

市的发展以及区域之间的交互影响提供物质基础保障，另一方面，在纵向时间维度上，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随着时代变迁而进行自主的升级和转型，可理解为通过时代价值偏好的嵌入,促进相应的策略调整 

和路径优化，从而带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高端性助力和冲浪式演进。

（三）基础设施建设转型的经济效应分析

在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形成，并且向成熟化、系统化的转化中，首先产生了两种经济效应:其一是 

基础设施的初始构建及数量增加吸引了范围内的劳动力和资本流动，从而带动了产业的协同和集聚效 

应;其二是较为健全、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体系会促进市场的扩大，并推动社会经济基础条件的纵深发 

展，进而形成由中心城市向周围区域的辐射和扩散效应。

而在基础设施向新型化转型中，则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第三种经济效应，即新型基础设施的乘数效 

应，在新型基础设施的构建下，信息化技术示范区带动的区位关联性以及产业高级化的效果将突破普 

通积累效应，并且通过结构革新对经济行为实现持续强化的乘数式增速。基础设施的这一转型，区别于 

传统意义上公共资源在数量层面的发展和空间范围的扩大，是致力于形成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 

界融合的智能经济形态，打破原有基础设施的固定化、物理化、实物化特征，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公共资 

源运行模式。在硬性基础设施完备的支撑下，应用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核心系统,加快实体基础 

设施建设与大数据、智能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双向融合 。

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公共产品的一部分，所具有的经济学属性整体表现为外部性、非竞争排他性、 

不可分割性、共享性、网络性等同。基础设施建设的外部性是正向效应，即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会对其 

他经济单位或独立的经济组织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为要素的流动、产品的运输、区域之间的联系、劳 

动力的转移或者产业集聚提供环境支撑和外部保障;非竞争排他性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的落成对于 

任何经济行为主体都是同一的,只具有使用权，不仅不能排斥其余经济人的使用和受益，并且不受使用 

人数多寡影响边际效用水平高低，因此，不存在利益或产权的竞争;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可分割性，是指 

基础设施相比其他产业而言，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是具有较强的凝固特性,如交通设施遵循的区 

域布局、水力电力供应系统要按照城市规划安排等，具有自成一脉的完整体系，其投资与建设都呈现不 

可分割的性质;基础设施的共享性体现了社会经济关系之间的和谐互动关系，是对阶层压力的消解，对 

资源互惠的认知趋同。新型基础设施的构建，还将打破传统物理基础设施的拥挤性特征,收敛基础设施 

的劣势，从而致力于愈加快速、优化、高效的基建模式生成。

二、新时代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转型的架构与方向

当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和层次,范围上的扩展以及数量上的增加会逐渐受到经济结构性 

限制，使规模报酬递减,导致规模不经济行为出现。此时，为消弭这一负向影响，基础设施建设的转型成 

为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一）新时代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转型的基本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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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在对基础设施建设的维度研究中认为一般意义上基础设施建设可分为物理基础设施、服 

务基础设施以及数字基础设施三维叫其中，物理基础设施主要以交通基础设施、工业基础设施、能源 

类基础设施为主要形式，服务性基础设施则包含了教育、医疗、养老、金融等领域，数字基础设施表现为 

互联网、信息化等生态类公司。这里将基础设施架构分解为产业业态的基本形式,且这三者基本形式之 

间具有相互继起的关系。

但是将基础设施建设在不同业态的表现形式这一层面纱揭开之后，其本质均是物质性材料与科技 

化功能的结合，而其路径分岔点在于物理工具与科技内核的配比程度差异。20世纪以来，以服务为主体 

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应运而生,服务型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对于业态特定目标、对象的思维转换，也 

涉及了对创新内核配比程度的增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更是将技术功能的重要性浓墨重彩地绘制出  

来，将服务类型升级为云服务，将基础设施实物形态向虚拟平台开放，将硬件设施与软件服务优势交 

融，均显示出由工业制造向智能制造的转型特征。这意味着,新时代我国基础设施转型的基本架构具象 

形式表现为由传统物理基础设施向数字化、信息化基础设施的转型，而抽象形态则表达为物质性与技 

术性的系统重组和重新配置。

在经济增长新时代，我国物理基础设施十分丰富,使工业化时代最大经济效能得以充分发挥，成为 

了城市化进程中璀璨的图景。相较之下，我国服务型基础设施建设则表现得差强人意，虽然近年来服务 

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数量持续扩大，建设的范围也逐渐从城市向乡镇辐射,但是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 

差距。服务型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不仅难与物理基础设施的优势协调，甚至会使产业效能的输出弱化。 

而新时代以来，数字化基础设施因其潜力巨大、市场估值较高，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人工智能、大 

数据、信息网络化的技术模式正亟待与基础设施匹配融合,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会成为新时代高质量 

发展的核心动力。

（二）新时代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转型的方向与内容

新时代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转型的方向成为关键,新时代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转型要系统化、整体 

化的嵌入技术动能，具体转型的方向与内容分为以下三个条线 。

1•传统物理基础设施建设的信息化升级。我国物理基础设施建设体系在已完备的基础上，实现信 

息化升级。这一转型方向的设置,是将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等综合技术手段,应用于城市各 

个领域中基础设施连廊的建设，以推进城市物理基础设施的就地升级和改造。物理基础设施建设的信 

息化升级,涉及初始设置、管理监控、流程转换、要素配置、空间传送、结果输出以及质检监督等领域，实 

现信息化系统代替人为操控的根本性改变。一方面，传统物理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信息化升级，在规范性 

机制下能够形成精准的判断和及时的反馈，智能的操控系统更具有时效性和准确性。另一方面,基础设 

施的信息化升级，改变了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的决策决算方法，在多层次界面均会消除人为的无意 

识误差，并规避市场寻租行为。因此，传统物理基础设施建设的信息化转型，具有高效和智能的特点，并 

促进新时代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2.服务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科技化支撑。服务型基础设施建设强调了产业与人之间的互动，重视用 

户体验和人文关怀，并且服务型基础设施建设是对社会综合发展的一个分项映射。服务型基础设施的 

发展方向在于向科技化的转型。科技化对于服务型基础设施的改进，体现在保证客户、产品、资源之间 

的协调和匹配，不再仅局限于基本服务的静态视图，而是生成融合信息处理、云服务以及大数据管理的 

动态性视图，促使交互过程与目标期望之间无限贴合，使得被服务人群的认同感和满意度充分提升。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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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型基础设施的科技化支撑，输出人力资源配置、组织结构设置以及网络性策略的最优集，使综合服务 

能力、服务交付和服务效果具有较高水平，从而服务型基础设施系统呈现出高级化、现代化特质。

3.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智能化制造。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以基础设施为平台打造具有现代化产 

业、高端化服务的综合体系，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既具有产业层次较高的结构特点，又具有生产过程和 

消费过程同一化的特征。数字基础设施功能的实现，需要智能化制造的运行和维护，尤其是较好的网络 

基础设施、较完备的信息化服务基础设施、较高端的智能化产业基础设施，随着以智能制造为主体的第 

四次产业革命的到来，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能。智能化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要求 

在系统平台、数据模式以及交互界面的运营结构上进行智能化嵌入 ，其内部支撑系统和外延辅助控制 

都具有标准化和专业化的要求，以达到信息交互和科技智能的集成效果。

三、新时代我国向新型基础设施转型的模式构建

新时代我国物理基础设施建设已趋饱和，对产业的促进动能弱化，此时我国向新型基础设施转型 

成为新时代现代化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因此，根据新 

型基础设施的特征，进一步分析向新型基础设施转型的模式及运营机制生成。

（一）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信息网络模式构建

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进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的国际合作，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信息化建设、运营、传输、应用的基本前提, 

对人民生活、社会生产、国防工程等具有深远的影响。信息化新型基础设施的模式构建，需要依托宽带 

网络的高速化，并注重云计算以及互联网的应用效果。在这一模式构建中，涉及了通信基站、通信管道、 

通信光缆的模式转型⑼。在通信基站方面，信息化基础设施的新型化模式构建致力于进行一系列专业 

化微基站建设，通过增加网络切片将网络传输业务细化分解,充分提高网络业务的专一化、精准化以及 

点对点服务能力，并通过专业化微基站运营，从而增强网络覆盖能力，增加网络传输频率，提高带宽利 

用率。在通信基站的系统方面，也需要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以及系统升级，从而极大地提高基站的服务容 

量。在通信传输设备层面，则需要增加光纤通道的物理扩容，我国现有的光纤传输速度及设备还存在很 

大的改进和升级空间，与此同时,通道稳定性和容灾性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因此，需要同时提高信息 

化基础设施的速度和质量，从而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向信息网络模式转型。

（二）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大数据模式构建

大数据模式下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指支持新兴技术产业落地所需要的前沿技术和人力资源, 

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数据多样化、网络运行庞大、平台建设高要求以及标准规范繁多等特点［诃，并 

统筹用于产业领域、服务系统及公共行为之中。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大数据模式构建，重点要朝向技 

术创新、产业升级、教育科研、社会法制四个方面转型。在技术创新领域，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可通过数 

据聚集和处理，并依托于数据承载、存储和传输设备进行精准的数据计算和数据分析，以得到目标函数 

的最优解集。产业升级领域的大数据基础设施应用，在于根据数据的完整性、实时性和异质性对供求信 

息、价格信息进行双向判断,及时掌握企业与市场的黄金对接点。教育科研领域,一方面需要培养高层 

次人才的大数据思维和大数据应用技能，另一方面需要对新兴产业、前沿技术进行系统化分析，建立大 

数据应用实验室，充分支持科学研发事业o社会法制方面，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的模式构建不仅促进了 

社会基础服务系统的快捷便利，解决社会拥挤现象，提高公共服务系统效率，而且对政策实施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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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法律监管的严格性、社会意识的开放性等都能起到良好的监督效果。

（三）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人工智能模式构建

伴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成果的诞生，创新技术冲击对于我国经济具有正向冲击正如人工智能 

是引领第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新技术,而人工智能技术与基础设施的结合也将成为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的转型趋势。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构建将致力于深度学习、人机协同、跨域集成的操控平台设 

置，增加了自适应学习、自主感知、语音视觉识别、综合推理、信息处理等智能技术嵌入。人工智能基础 

设施新模式的构建,其一要求建立高效率、低耗能、可再生、低损耗的智能化能源供应模式，如构建智能 

电网、智能水资源管理等，通过智能化能源供给，智能化控制废物处理及循环利用系统,有效解决能源 

供应、能源安全、能源再生等问题，以维持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之间的良好平衡,从而促进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其二是要协调社会发展矛盾，优化社会基础设施供给,如构建智能交通管理、智能分拣运输系 

统,建立智能楼宇、智能医疗系统等。通过智能基础设施的嵌入，可全面调控交通流量和运输效能，从而 

建设智能一体的社会基础服务体系;其三是要积极推进智能产业的落地 ，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可刺激经 

济产业向智能化转型，将智能化产业从基础层、技术层向应用层拓展，成为产业结构升级、智能产业集 

聚的优先战略行为。

（四）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5G产业模式构建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另一转型，是形成由4G向5G产业模式的普及化构建,5G基础设施的构建将带 

动一系列相关产业链的兴起，从上游的基站设备、网络架构以及光纤传输,到中游的设备提供及通信服 

务产业，引致下游的设备终端、汽车、医疗等多元化产业领域，均能对新时代我国经济的新一轮增长起 

到促进作用。5G通信产业通过提高网络传输频率，加快了传输的速率，使通信资源愈加丰富。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向5G产业模式构建，一方面城市内部需要形成骨干网、城域网、局域网的层叠搭建，实现4G向 

5G的硬件基础设施交接，并拓展5G基础设施建设的应用范围，推进网络空间合作的不断深化。另一方 

面，加大5G通信的商用步伐，围绕5G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相关产业延伸模式形成。而5G基础设施建设 

的模式转型，需要规划新型产业投资发展方案，甄别并优先发展优质投资项目，且重视政府投资、民营 

投资等多元投资的关键作用，从而形成5G应用和产业合作示范区。与此同时，基于5G网络的信息载体, 

也需要加快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互联互通，可应用移动终端进行集中的控制和管理，形成自动化操控 

系统,进而深化物联网的高速发展，促进物联的规模应用。

四、新时代我国向新型基础设施转型的路径设计

通过培育壮大“新动能”，拓宽发展的新空间，才能不断提升发展的效率和质量。劇这意味着在经济 

增长新时代,我国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转型势在必行，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大数据基础设施建 

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以及5G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日益迫切。因此，进一步提岀我国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的转型路径设计。

（一）完善投融资机制，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2018年底，党中央提出“六个稳”的发展目标，强调在经济新时代，我国需要进一步实现稳投资战 

略。我国现阶段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潜力巨大，一方面体现在对传统基础设施的网络信息化升 

级，另一方面表现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化发展，二者都需要充足的投融资助力。因此，应充分完 

善投融资机制，成为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本保障。其一，由单一政府财政投资向多元化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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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传统物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多以政府购买、财政支出为主体，以银行信贷为辅助渠道，融资结构 

单一,政府负债严重，长期资金供给乏力。为解决这一困境，需要向多元化融资方式转型,例如资本市场 

直接融资、民间投资、混合融资工具、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筹募、公私合营模式、融资租赁模式等,多元化 

融资方式成为基础设施建设吸纳资金的有效途径。其二，疏通投资渠道，激励民间投资行为。我国对于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仍以政府主导为主，渠道狭隘且缺乏畅通性，使得基础设施建设缓慢、短期化行为严 

重。因此，政府需要充当领路人和监管者的双重身份，激励基础设施建设的民间投资。由于大多数基础 

设施建设存在周期较长、难度较大、资金回收慢、收益率低等缺点，政府应当提供减免税收、增加补助等 

政策支持，吸引更多的投资主体,充分集聚民间的资本，进而加快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

（二） 推动创新发展，激发新型基建潜力与优势

创新驱动需要重视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协同问，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则重点强调了技术 

的领先性和知识的创新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以技术及其衍生物为内卷动力，为充分激发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的潜力与优势,需要我国大力发展创新实力。其一，加强创新力度，平滑产学研机制。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依托于创新带来的巨大优势,并且对产业积淀与产业优势具有良好的促进效果。因此，需要平 

滑产学研机制，协调技术研发向产业应用的成果转化，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地，并带动相关新型 

产业的集聚与发展。其二，培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多层次人才，优化人力资本质量配置。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的潜力激发，需要充足的创新型人才保驾护航，所以我国要致力于培育、引进高层次人才，形成 

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人才吸收、人才整合和人才配置的体系，为创新发展持续地注入动能。因此，在经 

济增长的新时代，关键是萃取创新动能优势，攻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技术,加强人工智能、信息 

网络、大数据、云服务等的技术成熟度,并将这些新型生产要素与新型产业、服务产业进行完美对接，以 

激发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潜能。

（三） 加强协调与合作,实现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转型

新时代我国在强调大力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时，也不能忽视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改造与升级。 

因此，需要充分加强协调与合作关系，实现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信息化转型。其一，在传统基础设施建 

设领域，全面实现“互联网+”计划。“互联网+”的应用，使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在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的 

共同作用下，形成一套完整的信息技术。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信息化转型，将数据化、网络化、平台化的 

方式叠加在原有物质型基础设施之上,这加强了传统基础设施和新生产要素的合作关系 ，提高了分工 

性和互动性，在信息化系统中心自动进行资源分配、模式调控以及程序监督。其二，加强新基建要素与 

传统基础设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推进传统基础设施的持续升级。新基建要素的应用，可以在传统基础 

设施建设的基础上,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定制化的自主运行、维护与监管服务,能够实行统一管理、 

高效匹配的运营模式。因此，加强新基建要素与传统技术设施建设的智能联动，有效实现传统基础设施 

建设的信息化转型。

（四） 优化制度供给，提高基建运营与管理效率

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尚处在起步期、成长期,具有较高的市场风险、研发风险、经营风险。因此, 

新时代我国新型基础设施的构建，必须依托充分的制度供给，优化市场运行机制。其一表现在需要建立 

政府、企业以及第三方的共建模式，正确处理好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人口转移与空间布 

局等多种关系冋,政府可以进行统一规划和统一建设，营运商可以进行专业的设计和维护，第三方建设 

的进入则能够实现资源共享，在节约成本，规避风险上也具有突出优势，因此，政府需要统筹规划，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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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的制度安排,协调三者之间的合作机制与利益分配机制。其二，因势利导对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进行有效扶持，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运营与管理效率。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需要建立一套系 

统性、规范性的制度保障，且这一制度安排，需要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持续进行完善和优化，在成长初 

期，需要实行研发补助和投资鼓励计划，成长中期，需要强化合作制度和责任制度，成长中后期，则需要 

加强严格的监管制度。通过政府的合理布局和统筹规划，及时高效地实现制度嵌入，为我国新型基础设 

施的建设与转型提供制度保障，以充分提高新时代我国新型基础设施转型的质量和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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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 of Transforming China into New Infrastructure 
Con^lruEioii and Its Path Design in the IVew Era 

Ma Rong, Giio Li-hongg Li Meng-xiii
Abstract: As a new transformation direction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provides norma・ 

tive services in the form of data and intelligence for the spatial alloc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related elements 
in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to new- type, intelligent and net­
worked can fully avoid the severe pressure of scale and uneconomic, and alleviate the independence and dislocation between the 
locations, so as to achieve the self-enhancing effect of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space resources and urba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in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the two-way interactive per­
spective of transformation direc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Chinazs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should transform into the in・ 
formation network mode construction, big data model construc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odel construction and 5G industry 
mode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and believes that the efficient promotion of China's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ptimiza・ 
tion transformation needs to improve th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mechanism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infrastruc­
ture. Besides, this paper also proposes suggestions including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stimulating new infrastruc ・ 
ture potential and advantages, strengthening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rea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infrastruc・ 
ture 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optimizing system supply and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efficiency.

Key Wordsr.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novative Kinetic Energy; Intelligent; Inform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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